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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信访干部的“生命答卷”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是小草，默默地传播绿色；他们像春
风，不倦地送来暖意；“为党分忧、为民解难”

是他们的职责；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是他
们最大的追求。

2009

年
8

月至
10

月间， 河南省先后有
4

名
信访干部病累交加，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
位上，由此引发对这一群体的广泛关注。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毛成、李海景、

李洪顺、王建立。

伤逝
2009

年
8

月
20

日夜，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
成办公室。

灯亮着，一沓文件摊开在办公桌上。他躺
在桌后的简易床上， 仿佛睡着了———就像是
在无数个深夜加班中的小憩一样。

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提醒他时间太晚，

该回家了。连喊三声，却没有应答。

“也许，他睡得太熟了。”他想。随即走上
前去，想把他叫醒，却发现自己握住的是一双
冰凉的手。

从早上
6

点起床，到晚上
10

点突发心脏病
离世，在这浓缩生命的

16

个小时里，毛成像往
日一样忙碌： 召开信访协调会、 接待上访群
众、加班研究卷宗……

“他太忙了，也太累了，从早到晚就吃了
两顿饭。”这名工作人员说，“感觉他就是去休
息一下，从来没想过他真的就这样走了。”

奖杯和遗像摆放在一起———去世后
4

个
月，南阳市信访局的李海景当选为

2009

“感动
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不到
1

米
7

的个头， 将近
85

公斤的体重，不
管多冷的天， 都是羊毛衫外加一件半旧西装；

常抽烟、骑自行车下访、吃方便面加班、外出聚
餐抢着付钱……同事回忆出一幅“海景素描”。

就是这位人称“铁疙瘩”的信访科长，却
在不惑之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2009

年
9

月
15

日，他加班到凌晨
3

点，第二天一大早，没吃早
饭的他咬牙坚持上班。因为疼痛难忍，最终住
进医院。在同事打来的慰问电话中，李海景扔
下一句话：“我没事，别过来了，跟弟兄们说，

要守好摊儿。”

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上访群众找到家里，他热情接待。对妻子
说：“这是我二哥，给倒杯水，我俩说点事。”

他的手机从不保密， 是上访群众随打随
通的“热线”。

他就是回族信访干部———南乐县群众工
作部部长李洪顺。

2009

年
10

月
21

日晚， 在接待完两批上访
群众后，李洪顺回到家里，由于心脏病突发，

51

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得到消息后， 上访群众代表抬着花圈到
家吊唁。 近德固乡王村农民王自和哭着说：

“认识李部长两年多，每次他都喊我‘二哥’。

他妻子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这个‘二哥’是
个上访的。”

这是一套仅有
5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四
面的墙皮已经脱落，斑驳得像是一幅幅地图。

一辆折叠式童车停在客厅， 是整个房间唯一
的“亮色”。

童车的主人是个半周岁多的婴儿， 躺在
奶奶怀中，安逸而幸福。然而就在出生一个月
前， 她的爷爷———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
去世了。

2009

年
9

月
7

日，王建立像往常一样上班，

在连续接待了两批群众后， 头痛难耐的他请
假去了医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笑脸
信访工作听到的往往是哭声、怨声，更有

做不完的琐事、难事。

记者广泛采访
4

位信访干部的同事、家人

和上访群众后， 眼前渐次清晰的影像却是：

4

位信访干部时常面带笑容，乐观开朗，心平气
和中不失幽默。

“经常是正在家吃饭或休息，忽然接个电
话就走了，周末加班是常有的事。”原阳县信
访局局长毛成的儿子毛长征回忆说，“听母亲
说过，他夜里梦话说的都是信访的事。有些老
上访户，全家人都叫得上名字。”

毛成
11

年信访局长的最后人生之路，密
布着工作的步点，连睡觉时也未轻松过。扫去
路上时间的落叶，记者找到的却是他“快乐工
作”的足迹。

“说了算，定了办，再大的困难也不变。激
动的心，颤抖的手，工作不完我不走。”在原阳
县信访局， 大家都对他的两句口头禅耳熟能
详。

“虽然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但是生活
中的毛成却很幽默， 平时爱讲笑话逗大家开
心，有一套‘快乐工作法’。”原阳县信访局副
局长仝佰奇说。

原阳县梁寨乡是毛成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村民们至今对当年的“毛书记”念念不忘。

除了“没架子”、“办实事”外，最让大家印象深
刻的是：“毛书记性格开朗，能说会唱。”

60

岁的西吴庄村支书吴道进介绍， 早先
农忙结束， 村里到处都是闲人，“要么打牌要
么打架”。为此，毛成自掏腰包

500

元，买了大
鼓、高跷，帮助村里组建了文艺队。

“他会唱豫剧、曲剧，没事就组织大家表
演，有时自己也登台。”吴道进说，“现在村里
风清气顺，已多年没有上访的了。”

儿子毛长征回忆，日常生活中，毛成多才
多艺，但因为太忙，实在没时间发展个人爱好。

原阳县信访局的同志回忆，毛成的办公室
里堆的都是书，从刑法、土地法到治安管理处
罚法，只要跟信访有关的知识，他都用心吸收。

时间长了，就被大家誉为“政策通”、“问不倒”。

经过摸索， 毛成还创立了领导接访承诺
制、县党政联席会议周例会制、村级矛盾纠纷
调解员日排查报告制、信访工作代理制等。原
阳县信访局副局长张清林说， 这些机制的核
心是打开诉求通道、倾听群众呼声，使矛盾纠
纷及时发现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采访与毛成、李洪顺、李海景、王建立接
触过的群众，他们描述的第一印象都是“很和
气、很亲切”。讲述他们的事迹，仿佛谈论一位
邻居或朋友， 但每到尾声， 总有人泪如雨
下———他们一直觉得这些“亲人”还在身边，

蓦然想到，已生死相隔。

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的办公室是
“一号信访接待室”， 同事们经常见他和上访
群众围坐着，连说带笑。年岁大的，他喊哥嫂；

年纪轻的，他称老弟老妹。

南乐县城关镇东关村支书杨周振是李洪
顺的好朋友。 一次他同李洪顺开玩笑：“真没
发现，你当兵出身，还这么有耐心？找你的都
是有气的，说话没好听的，当这个‘受气官’烦
不烦？”李洪顺笑着说：“这是工作需要，没啥
烦的，无非每天多喝二三壶开水。”

回忆起和李海景共事时的情景， 南阳市
信访局接访三科科长胡艳生感慨万千：“我是
当兵出身，有点火爆脾气，一不注意就带到工
作中。那时我俩办公室门挨门，只要一听到我
这边起了高腔，他马上就过来批评我。在他面
前，我永远是个新兵。”

坚忍
4

名信访干部中，年龄最小的
40

岁，最大
的也才

55

岁。 他们从事信访工作少的只有两
年多，多的近

30

年，但面对形形色色的上访群
众，他们始终做到一张笑脸迎人、一杯热茶待
人、一句贴心话暖人。而在这些忍耐和坚持背
后，是春风化雨般的耐心，是常人看不到的精
神层面的负重攀登。

55

岁的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从事信

访工作近
30

年，是
4

位干部中“干信访”时间最
长的一位， 由此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接访艺
术。

“老王，这事你帮俺拿个主意吧。”、“王大
哥，俺有话想和你唠唠。”、“俺找王建立说，俺
就信他。”在同事的记忆里，很多前来上访的
群众常以这些话做“开场白”。

“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 望闻问
切，先了解来访意图，然后耐心解答，寻求解
决办法。由于‘对症下药’，往往群众很信服。”

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张柏松说，“他的办公室
像个‘小集市’、‘接诊室’， 信访群众一批批
进，一批批出，他从不厌烦。”

长期的加班加点，王建立患上了胃病、高
血压和心脏病，常年服药。每当有人劝他多休
息时，王建立总说：“工作正需要的时候，我不
能临阵退缩。”

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去世的消息传
开后， 近德固乡王村农民王自和一边擦着簌
簌而下的泪水，一边给群工部的同志打电话：

“俺们上访的能不能来吊孝？”

王自和说：“他当群工部长只有两年多时
间，我每年找他

10

多次，通电话数不清。他几
次到我家看望，还当我的‘导访员’，陪我到省
里了解政策。”

2009

年
6

月，南乐县张虎屯乡张小陈村农
民张长胜的妻子到宋古今楼村一家诊所看
病，打吊针时突然死亡。张长胜停尸不埋，多
次上访。

在多次协调拿出调解预案后， 一个星期
天， 李洪顺通过张长胜的亲戚———南乐县城
关镇东关村支书杨周振约他面谈。

张长胜怒气冲冲地来了，掀起衬衣，从腰
间拿出一把斧子扔到桌上， 暴躁地说：“我要
跟他们拼命，媳妇没了，没啥过头了。”

李洪顺递烟倒水，心平气和地说：“长胜，拼
命有啥用，你媳妇能活吗？这是犯罪，值得吗？”

回忆那时场景，杨周振泪流满面。他说：

“看到张长胜那付犟样，我都烦。但那天他们
从下午

1

点谈到晚上
7

点多，我等不及，外出办
完两件事，回来见他俩还在聊。”

“这事解决了，我给你磕头。”快
8

点时，张
长胜终于被说服了。

南乐县群工部办公室主任李永红说：“由
于工作强度太大，很多时候我们都受不了，他
却不以为然。常说：‘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从来
没喊过累。’”

2009

年
6

月的一天，南乐县
3

个乡的
100

多
名群众，租了

4

辆客车，要集体赴京上访，反映
高速公路补偿低的问题。下午

5

点，李洪顺得
到消息，迅速赶到群众集结地。

南乐县群工部副部长苏英杰回忆说：“群
众坐在车上不下来，只答应派代表下车谈。从
下午

5

点到第二天
7

点， 李部长在车外站了
14

个小时。有些事代表同意，群众不同意，他就
用电话同车上的群众沟通，挨个劝说。”

一些干部打不起这个“疲劳战”，建议采
取措施。 李洪顺开导他们：“啥时不要对群众
做亏心事，不要怕群众闹，就怕群众不找。”

经过
20

多轮反复， 直到第二天下午
3

点，

最终拿出了群众认可的解决方案。 这
22

小时
里，李洪顺眼没合一下。

南阳市信访局副局长李保灵这样评价李
海景：“他做事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

只要是接到手的案子， 一定会给上访人一个
说法。”

因为土地纠纷问题， 唐河县苍台镇的丁
春显多年上访。为了摸清情况，李海景历时

1

年多，先后
8

次奔赴当地调查走访，直至问题
得到圆满解决。

在同事眼里， 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也
是一个“耐力十足”的人：由于长时间的超负
荷工作， 多年的老毛病强直性脊柱炎愈发严
重，腰也越来越弯。

尤其是
2009

年以来， 病痛常折磨得他整
晚睡不好觉。妻子几次心痛落泪，劝他换个岗
位，他却说：“党培养这么多年，不是让我当逃
兵的。”

在平凡琐细的信访工作岗位上，

4

位信访
干部不为人知的默默坚持着， 他们用心中跳
动的理想和敬业的火苗鼓励着自己， 温暖着
别人，发出的光亮，搭起一座座心灵的虹桥。

清贫
和工作中的表现、对待群众的热情相比，

4

位信访干部对待自己显得近乎“苛刻”，留给
家人的也实在太少。

李海景的办公室至今仍保持原样。 在靠
窗的屋角，“

029

号接谈员”的工作牌静静地挂
在空荡荡的衣架上。办公桌上，一个大号的黄
色茶缸格外显眼。紧靠另一面墙，摆着一张比
例有点失调的长条桌。

在南阳市信访局，人人都知道“大茶缸”

的故事：除了平时用来喝茶外，主要是在加班
时泡方便面；而长条桌，就是李海景在熬夜时
用来休息的“床”。

同事胡艳生回忆， 日常生活中李海景非
常节省。最早的时候，他抽一块多一包的“群
英会”，和上访群众换着抽，后来上访群众都
不抽这种烟了，他才慢慢“升级”，但还是没超
过
5

块钱一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李海景
75

岁的老母
亲拿出一双打满了补丁的旧皮鞋流着泪说：

“俺娃可节俭， 上班才舍得穿好一点的鞋子，

下班就赶紧换上这双旧鞋， 我说啥没舍得烧
掉，留下来教育孙子。”

和李海景相比， 王建立的家庭状况有过
之而无不及：多年来，全家都住在其岳父留下
的一处仅有

5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没有像
样的家具，甚至连取暖设施都没有；儿子、儿
媳双双下岗。

王建立的独子王亚鹏告诉记者，现在全家
主要依靠母亲每月千把块钱的退休金过活。

“刚开始下岗那阵，压力大，心里苦闷，特
别想找他说说话。”王亚鹏说，“可他每天总是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有时感觉待我还不如上
访群众。”

由于妻子没有工作，家庭负担沉重，李海
景生活拮据，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但在忙碌
的工作和清贫的生活中，他始终心怀乐观，并
不忘帮助别人。

淅川县一名上访户生活困难， 李海景毫
不犹豫地拿出

400

元钱资助；家乡修路，他一
口气捐出

6000

元的积蓄；汶川大地震后，他还
鼓励儿子，把从小到大积攒的

500

元压岁钱捐
给了灾区。

李海景去世后，同事和家人整理遗物，发
现了厚厚一摞荣誉证书。此外，在抽屉内还发
现一张银行卡，上面仅有

93

元存款。

李海景的哥哥李海宪回忆说：“南阳有一
个‘

0377

车友会助学活动’，但参与者都是‘有
车一族’，李海景没有车，却一直借同学罗桂
兰之名参加活动，有时捐

100

元，有时只有
30

元、

50

元。”

南乐县群工部的同志们回忆， 由于是回
族，李洪顺基本不参加各种宴请活动，在清真
饭店吃几个羊肉大包子、吃一碗烩面就是“好
饭”。但上访群众来了，他经常自己花钱请吃
饭，还不忘给群众要瓶酒。

尾声
“从来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仔

细想想，许多细节却都很感人。”这是同事们
对李海景的评价，也可以视作是对

4

位已逝信
访干部共同的评价。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他们没有耀眼的权
力，只有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把信访群众当亲
人，用生命履行使命；他们相继离开，但精神
却如种子回归泥土，年年春风吹又生。

（据新华社电）

□本期聚焦

殡葬价格上涨为何这么快

———清明祭祀引发的话题

“清明时节雨纷纷，丧葬之人欲断魂。”又
到清明，网络上流传的这段“顺口溜”，是人们
对殡葬业暴利积怨的一种写照， 殡葬价格上
涨过快及背后存在的行业垄断已成为社会关
注的话题。记者日前就此问题在北京、甘肃、

四川、广东等地进行了追踪调查。

部分墓地贵于房价，未亡人感叹“死不起”

四川省成都市市民张先生的父亲不久前
因病去世，想葬在龙泉驿区的长松寺公墓。可
一打听价格，张先生大吃一惊：清明节推出的
特价墓地都要

3000

元， 最贵的要
10

多万元！

“墓地价格比当地房价还贵！”

近年来，各地殡葬价格“水涨船高”。和张
先生一样，一些百姓发出了“死不起”的心酸
感慨。

4

月
1

日，记者来到北京市福田公墓。价目
表显示，公墓价格在

7

万元左右，最便宜的也
要
5.5

万元，面积
0.5

平方米。最贵的
11

万元，面
积
1

平方米。价目表最后几页还附有豪华墓穴
的介绍，但价格面议，工作人员称该业务已停
办。

“最便宜就是
5

万多元的那种，但墓碑的
材质和位置都不太好。现在还剩下几个，要的
话就得快，过两天可能就没了。”工作人员反
复叮嘱记者。据了解，

5.5

万元的价格只包括墓

碑、墓地
20

年的租赁费、管理费，刻字、绿化、

花瓶等费用还需另外交纳， 最终下葬总共需
要
6

万元左右。

一名前来扫墓的北京市民告诉记者：“她
父亲几年前过世，当时墓地才

8000

元，现在涨
了很多倍。”

记者又来到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那
里目前仅能办理老墓改造业务， 新墓都已售
完。“下次‘开盘’可能在五六月，但至少要七
八万元！”一名业务员说。

公墓价格年年上涨，增加了百姓负担。在
甘肃兰州，因为墓穴价格上涨过快等原因，一
些市民违规修建土坟。

记者调查还发现，与墓穴价格上涨相似，

殡葬用品价格也在攀升。在深圳市殡仪馆，绝
大多数骨灰盒价位都在

1000

元以上， 高的超
过了

4000

元。在成都酱园公所街，一家殡葬用
品商店主人指着两个黑檀木骨灰盒说：“我们
只卖

2000

元， 同样的骨灰盒在殡仪馆里要卖
到
6000

元。”

行业垄断、暴利行为成为众矢之的
成都市民王先生最近刚为岳母办完丧

事。谈起殡葬费用，王先生一肚子的苦水。“前
几年，家里有个亲戚去世，才花了不到

1

万元。

这次我办得简单，还花了近
4

万元，仅买墓地
就用了两万多元。”

一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近年来， 一些
地方出现了墓产商‘捂盘’及炒墓现象，殡葬

价格上涨是显而易见的。”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说， 墓地价格
高低，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面积，二是风
水，三是装饰。土地面积可以测算，但风水却
无法用价格来度量。“墓穴是亲属表达追思的
地方，价格高一些，也只能接受。”

“几十元成本的骨灰盒能卖到几百元，有
的甚至数千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副所长胡光伟认为， 这与殡葬行业主要由政
府部门经营和管理有关， 其垄断属性决定了
他们拥有定价权。

截至目前， 我国共有殡仪服务单位
3754

个，其中殡仪馆
1692

个，民办机构不足两成；

而民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公墓
1209

个， 殡葬管
理单位

853

个。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表示， 殡葬行
业确实存在某些垄断现象及暴利行为。 虽有
民营资本进入殡葬行业， 但这个行业管办不
分的格局仍未彻底打破。由于行业竞争不足，

难免会带来服务和价格方面的问题。

刘润华表示， 一些人认为殡葬行业价格
虚高，是因为只看到殡仪服务盈利的部分，没
有看到基本殡葬服务亏损的部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基本殡葬服务
中，平均每具遗体处理费用为

2738

元，其中包
括柴油、水电费等，实际收费

400

元，政府要亏
2300

多元。深圳一年大概有
1.2

万具遗体，一年
亏损

2800

万元。怎么弥补亏损？一个重要的来

源就是殡仪服务收费。

减少殡葬支出，亟待公益回归
民政部近日下文，要求各地以减轻群众负

担为出发点，逐步实现殡葬基本服务均等化。

有关专家认为，要减少殡葬支出，需要进
一步推进殡葬改革，通过完善立法，打破行业
垄断，提倡绿色殡葬，促进行业回归公益。

刘润华说， 消除殡葬暴利， 打破行业垄
断，必须做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大量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行业竞争， 推进行业多元化发
展。“最好是民政部门只提供基本殡葬服务，

并对殡仪服务进行监督和管理， 却并不参与
殡仪服务。”

“正在修订中的《殡葬管理条例》值得期
待。”周伟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在殡
葬行业中的职责，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惩罚，

才能构建起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杜绝暴利
行为。

针对“炒墓”、“捂墓”等现象，甘肃光明律师
事务所律师孙智俊建议，引入社会监督，促进殡
葬行业信息公开透明。 公墓经营者拿地审批手
续、 价格等关键信息以及公墓的买卖状况都应
及时分开，以压缩经营单位的报价“水分”。

刘润华说：“殡葬既是服务，也是消费。行
业回归公益， 一方面经济条件好的群众的需
求要满足。另一方面，对困难群众要提供免费
的殡葬服务，解决他们的亲人殡葬难问题。”

减少殡葬支出，还应当提倡“厚养薄葬”

的理念。胡光伟说：“现在有些人平时不孝顺，

等到父母过世了，为了充门面、装孝道而铺张
浪费。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批评、遏制。”

据了解，深圳已成立由专家、网民等组成
的殡葬用品招标采购小组， 对丧葬用品按进
货价加

30％

进行定价销售； 成都今年为困难
群众提供

400

多个免费的树葬、草坪葬、壁葬
等“生态墓葬”。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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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鄂西山区的保康县中坪村
3000

多位村民，为了开矿致富，不惜高息举债
3000

万元，委托一名“神通广大”的商人
办理磷矿开采权证。没想到，这名商人用
这笔钱买了三宗土地。

经过
4

年漫长诉讼， 村民获得了胜
诉。但法院方面的执行过程却一波三折，

先是“找不到被执行人”，后是在“走程
序”，日子一天天过去，村民无奈地等待，

而破产与返贫的阴影正悄然袭来……

遭遇奸商，致富化为泡影
保康是湖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

1988

年， 中坪村成立了集体所有制企业
中坪磷化工有限公司， 集中开发小水电
和磷矿， 村支部书记黄立杰兼任中坪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5

年实现人均收入
3000

多元，一度摆脱了贫困。

中坪公司只有一座磷矿， 年开采量
15

万吨，现有储量只够继续开采七八年，

矿区水量也越来越少， 小水电和磷矿都
面临资源枯竭。 申请新的磷矿开采权成
为全村的头等大事。

2005

年， 商人雷化强找到村支书黄
立杰， 自称能帮中坪公司购买保康县白
竹磷矿

Ⅰ

号、

Ⅱ

号矿段的采矿权，并办理
好一切手续证件，价格为

6000

万元。

6000

万元？ 对中坪村的村民来说是
一个天文数字！ 中坪公司也拿不出这么
多钱。雷化强出了个“主意”：可以发动村
民先筹资

3000

万元，由他到银行“存一贷
二”，这样就可以变成

6000

万元。

3000

万元也是大难题。黄立杰说，冲
着采矿权，中坪公司找村民集资了

100

万
元，又以一分五的月息找客户借债，最终
集资

3000

万元。当年
6

月，中坪公司将这
笔巨款交给了雷化强。

拿了钱， 总得有个凭证。 雷化强声
称，“购买采矿权后国家会开具正式发
票， 我开具的白条收据不能记入集体公
司账户”，拒绝给中坪公司出具收到钱款
的证明。无奈之下，中坪公司被迫同意在
雷化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借款”协议上
签字盖章，勉强取得了雷化强的“借据”。

黄立杰说， 签署借款协议并不是我
们的真实意图，是被逼无奈的下策，如果
不签，就连给他钱的凭据都拿不到。

拿到中坪公司的
3000

多万元， 雷化
强于

2005

年
7

月在襄樊市购置了三宗土地，并设立了襄樊市豪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将三宗土地无偿转移到该公司名下。当年

11

月，中坪公司发现雷化强骗取资金用于自购地产后，开始追索被骗
款项，雷化强则以种种理由拒绝还款。

中坪村的村民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的致富梦想一夜之间化为
泡影。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研究员说，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任何一种交易活动都应合法依规运作，如果想通过不
正当的途径或手段获取资源或利益， 很容易像中坪公司这样上当
受骗、得不偿失。

赢了官司，执行一拖再拖
为了讨回公道，索回巨款，村民拿起了法律武器。

2006

年
1

月
2

日，中坪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刑事调查。同时，为了防止雷化
强以公司名义转移或变卖资产逃逸，确保这笔巨款不受损失，又以
民事诉讼方式，向襄樊市中院提起诉讼。

2008

年
5

月，襄樊市中院一审判决雷化强败诉，雷化强不服中
院判决，当年

8

月上诉到湖北省高院。省高院于
2009

年
1

月
6

日终审
判决，“被告雷化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天内， 返还中坪公司
3000

万元购矿款，并赔偿该款利息损失。”

2009

年
5

月，雷化强又向最高
法院提出申诉，申诉被驳回。

又让村民不明白的是，这样一起事实清楚的官司，为何雷化
强能从襄樊一直告到北京， 而法院方面执行判决却无计可施？尽
管法律给了他们公正的判决，但要讨回血汗钱不知还要等待多少
时间？

襄樊市中院执行局执行员乔大林表示说，从
2009

年
7

月，法院
方面就开始执行该案的终审判决，因为一直找不到雷化强本人，所
有执行过程都要按程序履行，包括送达执行通知书、评估公告等，

还需要公告两个月，直到今年
3

月
25

日，涉案土地才确定了评估单
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乔大林说：“法院执行程序十分复杂，不是
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他表示，涉及拍卖的相关事宜，执行局另
有专人负责。至于何时了结此案，归还中坪村民的巨款，法院无法
给出准确时间。

另一方面， 中坪村的村民
4

年多来只能在还债中艰难度日。黄
立杰说，因为还债，全村的生产经营已无法继续，每年办理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所需要的

600

多万元，因无力支付，现在全部被迫停
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村

900

多户农民停交养老保险费，去年退
休的

70

多人没有领到养老保险，今年又增加了
150

人。

“正在走程序”，是黄立杰从法院得到的最多的答复。武汉大学
法学院教授李新天说，法院所谓的“走程序”具有很大弹性尺度，是
快是慢，法院方面有主动权。

“将公平正义及时送给百姓，应该是司法部门应尽的职责。”李
新天说。

还债度日，面临返贫之忧
在中坪村的村民看来，雷化强是不折不扣的“骗子”，但法律并

不支持这一说法。中坪公司代表律师罗彬告诉记者，本想通过刑事
诉讼的方式，追究雷化强的刑事责任，促使尽快返还款项。没有想
到的是，因为村民无奈之下签的一份借款合同，让雷化强的诈骗行
为成了合法行为。

襄樊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杜文强说， 雷化强虚构自己认识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厅领导的事实，以私下交易、办理采矿证为
由， 骗取了中坪公司的

3000

万元， 但雷化强向中坪公司出具了借
条，而且这

3000

万元用于雷化强个人在襄樊购买土地，只改变了资
金用途，并没有改变资金的所有权，当时省市两级检察院经过几番
讨论分析，最终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由于高息借了
2900

万元的债务， 中坪公司不得不将生产的大
部分矿石用来还债，至今已偿还

30

万吨磷矿石，市场价值
6000

多万
元，比当年的本金多了一倍。

55

岁的村民李昌炳说，自打“受骗”后，大家都不敢消费，还担
心生病，有的孩子上大学四处借钱。他说：“好像是一夜回到了解放
前！”

64

岁的村民李明延告诉记者， 他和老婆全靠一年近万元的养
老保险金生活，去年自己患了胃病、肝炎，治疗花费

3

万多元，合作
医疗报销

50％

，自己还要负担
1

万多元，因为无钱支付，只好高息借
款。

面对村民的窘境，黄立杰懊悔不已。他说：“因为不懂法律，被
人如此利用，不仅没找到致富途径，反而蒙受惨重损失。”对于如何
讨回巨款，黄立杰说，如果再这样长时间拖下去，我们就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村民破产与返贫。

专家指出，这起案件的表象是，农民被骗很无奈，法院执行很
困难，而行骗者逍遥法外；但折射出的是，现阶段市场秩序不规范，

法律制度不完善，公民风险意识不够强，这些问题亟待全社会正视
与反思。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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